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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五

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苏珊·道森，三十四岁，皮肤白皙，眼珠浅蓝，眼下正站在总统讲

台的右后方。她抬起袖子，对着藏在里面的麦克风说 ：“总统出来了。”

“收到。”一个男声在她的耳边回答。这里是林肯纪念堂，不久前，

堂前的宽阔台阶中央匆匆搭起了一块木制平台。此刻，赛斯·杰里森正

迈着大步朝它走去。他是白人，长着一张长脸，还有一个政治漫画家最

爱调侃的鹰钩鼻。

这位总统昨天临时起意，决定在这里发表演说，而不是在白宫。许

多人对这个决定感到不快，苏珊就是其中之一。总统说，他希望直面群

众发表演说，他要让全世界看看，就算在这样可怕的日子里，美国人民

也是吓不倒的。但是苏珊现在一打量，倒影池两边的群众大概才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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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放眼望去，华盛顿纪念碑矗立在水池的彼端，静静池水里的倒影

周围镶着一圈浮冰。更远处，穹顶覆盖的国会大厦在纪念碑后怯生生地

露着半张脸。

杰里森总统身穿深蓝色长外套，十一月的寒冷空气里，他的呼吸化

作了缕缕蒸汽。“美国同胞们，”他开口说道，“自从恐怖分子上次袭击

我们的国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今天，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无畏

的芝加哥市民同在，与自豪的旧金山市民同在——他们还在因为九月

的那次袭击而步履蹒跚，还有费城的爱国者们——他们的家园在八月

的那次爆炸中破碎。”说到这里，他瞟了一眼左后方，视线穿过高耸的

陶立克柱，落在了那尊十九英尺1高的大理石人像上，“一百五十年前，

在盖茨堡平原，亚伯拉罕·林肯沉思我们的国家能否长久。结果，她到

今天仍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恐怖分子的懦弱行径不会吓退我们，

美国精神绝不屈服！”

人数不多的观众爆发出了掌声。杰里森的目光从左边的提词机转

到了右边的那台。“合众国的公民不会被恐怖分子挟持，我们不会允许

少数狂热分子偏转我们生活的方向。”

掌声愈响。苏珊的视线扫过观众，心中不由想起了前几任总统的类

似宣言。虽然国家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投入万亿美元，但局势却每况愈

下。过去的三起袭击中，恐怖分子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它不是核弹，

却也会产生极高的温度，爆炸之余还会释放电磁脉冲，好在这些电磁脉

冲并不能对电子设备造成永久损坏。以目前的安保措施，要防备劫机还

有可能做到，但是对于那种便于藏匿和运输、又威力巨大的炸弹，又该

如何防范呢？

杰里森继续说道 ：“每一年，自由世界的敌人都会获得新的毁灭性

1 1英尺＝0.3048米



003TRIGGERS丨 

武器 ；每一年，文明世界的敌人都会制造更大的破坏 ；然而每一年，全

世界的自由人民，也都在不断地壮大力量。”

苏珊是特勤局的特工主管。眼下，她的视线内有十七名特工，有的

和她一样，站在柱廊跟前，还有的站在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两侧候命。杰

里森的面前挡着一大块防弹玻璃，但苏珊却仍在不停扫视观众，寻找着

任何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莫名焦躁的人。前排中，有一名身材高瘦的男子

吸引了她的目光，他的一只手正伸进外套，仿佛是在从枪套里往外拔

枪，但他掏出的是一部智能手机，大拇指在上面按了起来。“混蛋，在发

推特么？”苏珊心里骂道。

杰里森的演说还在继续 ：“在这里，我代表所有珍视自由的人民，

向全世界保证 ：我们将继续努力，奋战不休，直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从这

颗星球上彻底消除。”

又有一个人吸引了苏珊的目光 ：是个女人，她没看讲台，却在望着

远处的什么东西——哦，她望的是一名骑警，在越战纪念碑的方向。

“成为各位的总统之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历史。”杰里森

接着说道，“如果我的学生只能从我这里学会一样东西，那我希望他们

能记住这句名言 ：如果不能从历史中学习，就必将重复历史——”

砰！

苏珊心里咯噔了一下，急忙环顾左右，想确定枪声的来源——周围

的大理石激起回音，使得枪声难辨方向。她接着望向讲台，只见杰里森

脸朝下重重地栽倒下去——子弹是从后面打过来的！她抬起袖子对里

面的麦克风大声下令，脚下也跑了起来，棕色的披肩长发在身后飘扬。

“总统遇袭！阿尔法小组，掩护！贝塔小组，进纪念堂，子弹是从里面

出来的 ；伽马小组，到人群里去。都行动起来！”

杰里森滑倒在木制平台上，脸朝下趴着。不等苏珊下令，阿尔法小

组的十名特工就组成了两道人墙，一道挡在杰里森身后，以防再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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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另一道站到了防弹玻璃和观众之间，以防国家林荫大道上还有刺

客。一名男特工俯身查看，随即起身喊道 ：“他还活着！”

人墙上短暂地裂了一道口子，苏珊匆匆钻入，蹲到总统身边。记者

们企图接近——怎么也得拍到一张总统倒在地上的照片吧，但其他特

工把他们拦在了外围。

总统的医生艾莉莎·斯诺也跑了过来，身边跟着两名医务人员。她

小心翼翼地在杰里森的后背摸索，找到了子弹射入的创口。接着，或许

是感到子弹没打中脊椎，她把他的身子翻了过来。总统的眼皮颤动两

下，仰望着十一月的银灰色天空。他的嘴唇微微开合，苏珊想从观众的

惊叫声和脚步声中听清他在说什么，但他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

斯诺医生是一名举止优雅的四十岁非洲裔美国人。她迅速解开总

统的长大衣，露出里面的西装外套和鲜血淋漓的白衬衣。接着她又解

开衬衣纽扣，露出了子弹射出的伤口。寒冷的晨风中，一团热气冒了上

来。斯诺从一名医务人员手中接过一段纱布，揉成一团，压在弹孔上，

设法止血。一名医务人员测量起总统的生命体征，另一名在他脸上扣了

个氧气面罩。

“医疗直升机多久能到？”苏珊对袖口问道。

“八分钟。”一个男声回答。

“太久了。”苏珊说罢站起来喊道，“库什尼尔呢？”

“在，长官！”

“去把‘野兽’带来！”

“是，长官！”库什尼尔一身海军制服，今天的任务是守护核弹足

球——也就是那个安装了核弹发射程序的手提箱。至于野兽，就是总统

的加长轿车，眼下正停在五百英尺外的亨利·培根大道上，那是离纪念

堂最近的停车地点。

两名医务人员把杰里森抬上担架。苏珊和斯诺走到担架两侧，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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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务人员以及阿尔法小组一起，沿着宽阔的台阶奔向野兽。到车前，

库什尼尔已在副驾位置等候，医务人员将后座靠背放到几乎水平，将总

统抬了上去。

斯诺医生掀开行李箱，取出了存在里面的总统血型的血液，立即开

始输血。她和两名医务人员在面向车尾的座椅上就座，苏珊也在总统身

边坐定，而剃着光头、身材高大的黑人特工达里·希金斯则坐到了剩下

的那个面向车头的座椅上。

苏珊拉上车门，对司机大喊 ：“去路德·特里纪念医院，快！快！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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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卡迪姆·亚当斯知道自己在华盛顿——妈的，他心说，我当然知

道。他们把他从里根号上带来时，他远远地望见了宛如竖着的中指的华

盛顿纪念碑，可现在⋯⋯

可现在，他的每一粒细胞都感觉自己身处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

间——他的头顶悬着毒辣辣的太阳，周围盘旋着无数燃烧的纸张、灰烬

和碎片，仿佛在进行一场仪式，庆贺这个村庄的毁灭。

不，别再来了。

主啊，为什么就不能消停点儿呢？他为什么就不能忘记呢？

这热气，这烟尘——虽然这气味和早晨的凝固汽油弹不太一样，但

也好不到哪儿去。蚊虫无时不刻地在四周嗡嗡飞舞，地平线在远处闪着

光。房顶掀了，墙壁倒了，粗糙的家具被挤压成干柴。

他感到右臂疼痛，左侧脚踝也是，痛得都快要站不住了。他想咽口

唾沫，可喉咙干得不行，鼻孔也塞满了沙粒。突然，他的视线模糊了，

于是伸手在眼前一抹，手掌上湿漉漉的，一片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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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边响起了更多声音 ：直升机在天空里轰鸣，装甲车在土路上碾

压，还有——

是的，还有一种声响，盖过一切，连绵不绝。

惨叫声。

婴儿的哭泣声。

大人的哀号声。

人们的叫喊声、诅咒声、祈祷声——全是阿拉伯语。

这是一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一个千疮百孔的文化发出的刺耳噪声。

卡迪姆深吸了一口气，这是辛格教授教他的。他稍微闭了闭眼，然

后睁开——这里是路德·特里纪念医院的病房，他的眼睛盯住了病房

里的一件东西，死死盯着，别的什么都不想。他挑选的是一只插着花朵

的花瓶 ：干净的玻璃，瓶身带着凹槽，仿佛一根中间被挤压过的罗马 

立柱——

——被一只拳头挤压过——

还有那花，两朵白康乃馨，三朵红玫瑰——

血红色的玫瑰——

还有⋯⋯还有⋯⋯

玻璃可以割开皮肉。

还有——

不，不。那些花⋯⋯

生命。死亡。插在坟上。

不！

那些花都⋯⋯

都⋯⋯

美丽，宁静，自然，完好。

深呼吸，努力放松。努力回到这儿，回到病房里来，不要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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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努力，努力。

他的确在这儿，在华盛顿特区。而那个地方属于过去，过去了，完

结了，死了，埋了。

至少，是死了。

辛格教授走进房间。和往常一样，他的视线首先转到了生命体征监

测仪上，他肯定注意到了卡迪姆剧烈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还有——卡

迪姆也看了一眼监测仪，发现自己的血压已经升到了190/110。

“又闪回了？”辛格说道，口吻既像诊断，又像发问。

卡迪姆点了点头 ：“还是那村子。”

“真够戗啊，”辛格说，“不过，如果我们运气还可以——我们是该

来点儿运气了——今天或许就有办法了。我刚才去找了高迪欧医生，她

说你的核磁共振没什么问题，试验可以继续。”

同一家医院，另一间病房。两名护工走了进来，其中的一个问道 ：

“准备好了吗，拉提默先生？”

乔许·拉提默准备得再好不过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好几个月。

“当然。”他说。

“你呢，轩尼诗小姐？”另一名护工问。

乔许耷拉着脑袋，眼神转到了女儿那边——他和女儿已经分开了

三十年，前不久才刚刚重聚。

朵拉·轩尼诗的样子有点紧张，乔许不怪她——这次手术之后，他

的情况会有所好转，但说老实话，她的健康却会因此恶化。一般都是父

母为孩子牺牲，而孩子为父亲牺牲这么多，实属少见。这时，朵拉也对

护工说了声 ：“准备好了。”

两名护工各自走到两张轮床的床头。乔许离房门较远，但护工先

把他推了出去，经过女儿身边时，两人近在咫尺，乔许伸手摸了摸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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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她报以微笑。他见到这个，不由想起了她的母亲 ：一样圆圆的脸

庞，一样湛蓝的眸子，一样歪着嘴笑吟吟的样子。朵拉今年三十五岁，

她母亲和乔许同龄，要是乳腺癌没有夺走她的生命，也该六十一了。

乔许不由觉得，父女俩被这样前后推行，看起来就像一列奇怪的火

车，他是车头，消瘦，白发，白色的络腮胡 ；她是乘务员车厢，虽然为

手术节食了几个月，但仍显粗壮，棕色的长发全都塞进了一只蓝色帽

子，以免在手术中碍事。半路上，他们经过标着“透析室”的房间，乔许

已经在那里面度过了太多时光，多得都能记得天花板上有几块砖、百叶

窗上有几条板、各个柜子有几个抽屉了。

轮床在走廊上继续前进。手术室到了，乔许双脚朝前被推了进去，

朵拉紧随其后。到了里面，两名护工合力将他抬到了一张手术台上，又

把她抬上了另一张。第二张手术台下装着轮子，是特地从别处推来的。

手术室的上方有一间观察室，和手术室隔着一层玻璃，占了两面墙壁，

里面没有亮灯。

主刀医生已到，她的助手也都在室内待命，个个穿着绿色手术服。

医生眯起眼睛，微笑着说 ：“欢迎，乔许。你好，朵拉。我们这就开始麻

醉。好，来吧⋯⋯”

彼得·穆伦伯格，国防部长，今年六十岁，肩膀宽阔，一头银发，

浅褐色的眼珠，眼下正站在五角大楼的地下室，望着灯光照耀下那张铺

满墙面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方，一只红色的电子钟正在倒数计时，此刻

的读数是85:01:22。再过八十五个小时多一点，“反击”行动就要开始。

穆伦伯格指着大屏幕上那根标着“CVN-76”的线条，目前它正位于

阿拉伯海中部。“‘里根号’现在什么状态？”他问左右。

“正在追赶落下的进度。”一名女分析员看着一部台式电脑的屏幕

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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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航母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就位。”穆伦伯格下令。

他的副官说 ：“‘里根号’时间很紧，‘史坦尼斯号’更紧——都是

那场飓风干的好事——但它们会赶上的。”

这时，穆伦伯格的黑莓手机响了起来，他把它从蓝色制服的口袋里

取出，举到耳边说 ：“我是国防部长。”

一个女声说道 ：“部长先生，我是阿斯礼太太——”每次阿斯礼太

太来电，接下来的话总是“杰里森总统想跟您通话，请稍等”，然后安静

片刻，总统的声音就会响起。于是，穆伦伯格把手机稍稍放低一些，继

续听着——

可紧接着，他就一下子又把手机贴到了耳朵上 ：“请重复一遍。”

“我是说——”总统秘书重复着刚才的话，穆伦伯格听出了她声音

中的颤抖，“——杰里森先生中弹了，现在正紧急送往路德·特里纪念

医院。”

穆伦伯格抬头望着那串红色数字，刚好瞧见它由85:00:00变成

84:59:59。“上帝保佑我们。”他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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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白宫的屋顶，两名特勤局反狙击小组的成员日夜守候，罗伊·普罗

克特今天当班。他的身子顶着凛冽的寒风，戴着手套的双手握着步枪，

脚下来回巡逻，视线忽远忽近，从眼前的白宫一直望到不远处的椭圆形

草坪——那是白宫围墙南侧的一座公园，占地五十二英亩。举目远眺，

华盛顿纪念碑尽收眼底，但即便是身居高位的他，也看不见林肯纪念堂

前上演的种种，尽管耳机里的对话他听得一字不漏。

罗伊早就习惯了巡视远方，对脚下的屋顶反倒不怎么留意。屋顶外

围有一圈粗短的柱子，还零星点缀着几丛盆栽灌木。一只鸽子飞入他

的视野，在距他几码的地方降落。鸽子落脚处不远，是屋顶南侧的一根

长方形烟囱，烟囱底部有一圈矮矮的金属防护罩，鸽子就落在防护罩

边上。罗伊望了过去，发现防护罩前的白色瓦片上有几道刮痕，模样古

怪。他又朝南屋顶下方的地面看了看，没见异常，于是走到防护罩边仔

细查看。

防护罩上的挂锁被撬开了，盖子还关着，但没有锁上。他掀开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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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靠在边上的白烟囱上，然后朝里望去——

坏了！那里面有一部六角形的金属机械，直径大约两英尺，根据防

护罩的深度判断，厚度大约一英尺，看外形，那机械仿佛是从巨人堤1的

火山岩柱上切下来的。罗伊在情报简报上见过这东西。前阵子发生在芝

加哥、旧金山和费城的袭击都相当成功，也就是说，那些地方埋下的炸

弹都在爆炸中彻底摧毁了。然而十天前，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一起袭击

却遭到了挫败，袭击者是一名“膜拜”组织的成员——那是本·拉登死

后兴起的基地组织的支派——当时从那名恐怖分子的车里截获的装置，

就和眼前这东西一模一样。

罗伊对着耳麦汇报 ：“罗伊呼叫控制中心，我正在白宫屋顶执勤，

刚刚发现了一枚炸弹。”

手术室的大门霍地打开，马克·格里芬医生——路德·特里纪念

医院的首席执行官——大步走了进来，他匆匆披了件绿色手术服，还戴

着手术帽和口罩。“抱歉，米歇尔，”他对错愕的主刀医生说，“你们得 

出去。”

米歇尔吃了一惊，“我正在做肾脏移植手术啊！”

“我们有位重要病人，”格里芬说，“但其他手术室都有人占了。”

“你是不是疯了？”米歇尔质问道，“你自己看看这女人——我们已

经把她破开了。”

“能停下吗？”

“停下？这才刚刚开始！”

“很好，”格里芬说，“那就可以停下。”他环顾着聚到一起的手术成

员说，“大家都出去吧。”

1 爱尔兰东北海岸的玄武岩群，由截面为六边形的岩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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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两个病人怎么办？都已经插好管子，上好麻醉了，我的 

老天！”

“给这女的做缝合，然后两个都推到走廊里去。”格里芬下令。

“马克，这太离谱了。捐赠人是特地从伦敦飞过来做手术的，可现

在——”

“米歇尔，总统中弹了，随时都会送进来！”

子弹刚刚击中杰里森总统，特工们就蜂拥进林肯纪念堂。纪念堂内

部被两排五十英尺高的柱子隔成了三间。中央的大间里摆放着林肯的

巨大坐像，它由雪白的佐治亚大理石雕琢而成，下面是一块巨大的长方

形基座。朝北小间的墙上刻着林肯的连任就职演说，朝南小间的墙上则

刻着他的盖茨堡演讲。

贝塔小组组长、特工曼尼·张环顾左右，发现纪念堂内仅有几处可

以藏身 ：柱子后面、雕像基座后的狭窄空间，以及林肯背上。他两手持

左轮手枪，冲左手边的魁梧年轻特工德克·詹克斯点了点头。两人很快

确定室内没人，只是——

只是，电梯的门，是关着的。电梯位于朝南的小间，安装在盖茨堡

演讲旁的那堵墙上。它本该停在这一层，门也应该开着。张知道，詹克

斯在总统抵达前检查过这个。他略一思忖 ：电梯从这里通往下面一层

的小展厅，目的是让腿脚不便的游客也能上楼瞻仰雕像。想到这里，他

对着袖口一阵咆哮 ：“嫌犯在电梯里，正在向下逃窜！”

下面的地下室入口已有安保人员守卫，但张还是行动了起来。他踩

着坚硬的大理石地板跑到外面，下了宽阔的台阶，冲入地下室，掠过了

竖在左右的两块标牌。右面那块白色的写着“警告 ：不得携带枪支”，

外加一个红圈围着一把手枪的图像，上面一道红杠 ；左面那块褐色的

写着“安静，请保持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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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拾级而下，匆匆经过为总统聚会辟出的座位区 ；接着转一个弯，

又冲向再下面一层的狭窄入口。就在昨天，他还特意为准备总统演说去

检查过这个展厅，那是他第一次进去——和华盛顿的多数居民一样，他

只在有朋友进城时才去游览那些景点，何况国家林荫大道上可看的东

西太多，这间小小的博物馆根本不入他的法眼。

这间展厅1994年对外开放，只有560平方英尺，建设经费部分来自

中小学生募集的分币。由于一分硬币的背面就是林肯纪念堂的图案，所

以募集活动的口号是 ：小分币，大作为。昨天巡逻时，张还读了读那块

黑色大理石板上的几句林肯名言，其中一句让他不由惊诧 ：若能解放

所有奴隶并挽救联邦，我将行动 ；若能解放部分奴隶并挽救联邦，我仍

将行动 ；若不能解放一名奴隶，只能拯救联邦，我将依然行动。

他跑过展品，径直冲向展厅尽头的电梯间。到了那里，电梯早已降

了下来，它的前面守着三个人——两个特区警察，一个特工，全都抬枪

瞄着电梯门。四周没有别人，黄铜制成的电梯门关着，说明里面的人有

控制面板的钥匙——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在电梯锁死在上层后再次

启动它。

“有人按过按钮吗？”张问他们三个。墙上只有一个按钮，因为电

梯只能往上。

“我按过，”其中的一个答道，“但是没用。”

张亲自按下了按钮，门还是不开。“他肯定是有钥匙。”他说。

“他还带了武器。”那名特工提醒他。

张又看了一眼黄铜门，它看起来相当结实，里面的刺客应该没法向

外射击。他弯起指头在门上用力敲了敲，然后大声喊道 ：“我们是特勤

局的！举起手，从里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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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请大家注意！我们需要立刻清空白宫及周边建筑。不要在附近的

火警集合点集合，不要停留，撤退到尽量远离建筑的地方去。请立刻有

序地离开建筑物，不要停下取东西，全都到外面去，行动起来！”

“人肯定在里面吗？”曼尼·张问道。

“外面的门一直有保安守着，”那名特工回答，“展区和厕所我们也

都查过了，人肯定还在电梯里。”

张抬起袖口说 ：“张呼叫詹克斯 ：上层的电梯井一定要有人看守，

嫌犯还可能乘电梯上去。”

“收到。”詹克斯回答。

“长官，”两个警察中的一个说道，“不用这么麻烦。我们这儿有三

个人，需要的话还能调来几十个。你再看这电梯门，”张仔细一看，发

现这是一部老式电梯，门有左右两扇，但开门时不是从中间打开，而是

左边那扇缩到右边那扇后面，然后两扇一起缩进电梯井右侧的墙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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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警察接着说 ：“我们只要把右边的门往右边拉，左边这扇就会离开 

墙面。”

张不禁担心起来——他们居然就在电梯外面商量办法。电梯门虽

厚，有一定的隔音作用，但里面的人肯定也听见了他们的只言片语。不

过，这个建议倒是挺合理的。他冲那名警官点了点头，后者是三个人当

中块头最大的，身高起码六英尺五英寸1，体重至少二百八十磅2。大块头

警官抓住右侧电梯门的边缘，用力朝右边拉了起来，“吱嘎嘎”一阵响

声过后，电梯门慢慢缩进了米色墙壁里。张、另外那名特工、另外那名

警察，三人都举枪瞄准了电梯门的左侧。那里先是漏出一丝光线，接着

就慢慢扩大为一条光带。大块头警官闷哼一声，继续使劲，电梯门开到

了十八英寸——里面并未射出子弹。

最后，大块头警官猛力一拉，右边的电梯门完全缩进了墙里，左边

的那扇也豁然洞开，可是——

里面没人。

张抬头往上一看——原来如此！电梯厢的顶部还有一扇维修门。

他伸手去够，但人不够高。他朝大块头警察打个手势，大块头手一抬，

把门推开，接着迅速闪到一边。张伸长脖子，壮着胆子往上瞄了一眼 ：

电梯井里黑洞洞的。他借着电梯厢内朝上发散的灯光定睛望去——哎

哟！上面真有个人，正沿着粗壮的缆线向上攀爬。

张呼叫詹克斯 ：“嫌犯正在攀爬电梯缆线，距顶部十英尺左右。”

“收到。”詹克斯回答。

就在这时，电梯门一阵颤动，开始关闭。张急忙转身去挡门边的橡

胶带，与此同时，大块头警官也伸手去按开门键。结果两个人的手臂撞

在了一起，谁都没够着，电梯厢晃了晃，开始上升。

1 1英寸＝2.54厘米

2 1磅＝0.453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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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天花板上的开口，张看到那根缆线也动了起来。紧接着“砰”

的一声响，电梯厢剧烈震动——肯定是那刺客没有抓牢，从二十英尺左

右的高度摔下来了。接着，他的一条手臂从厢顶的开口垂了下来。

阻止电梯上升已经不可能了。张只希望电梯厢和电梯井顶部之间

能有点空隙，别把这个失足者给挤扁了。

对了，空隙是肯定有的！刺客应该是昨天进的电梯，时间就在杰里

森宣布今天要在这里发表演说之后，而且他应该一进去就爬到顶上埋

伏了起来。检查一下电梯厢顶部，应该能发现毛毯之类在电梯井里过夜

的东西。

电梯停下，门开了。门口守着一群特工，右边是一脸严肃的林肯。

“到底是谁按的按钮？”张对着人群质问。

“是我，”詹克斯说，“我以为——”

“老天！是你！”张没让他再说下去，指着一名女特工吩咐道，

“你，进来。”

女特工赶紧走进电梯厢，张示意大块头警察把她托起来。她伸出一

根手指，搭在了天花板上垂下的那条胳膊上，随即摇了摇头。大块头警

察又把她举高了一些，她就势把身子探到维修门外。片刻之后，她朝着

下面打了个手势，示意放她下来。

“怎么样？”张一等她站稳就问。

“血肉模糊。”她答道。

特工苏珊·道森对着袖口上的麦克风说 ：“道森呼叫中心 ：总统已

进入‘野兽’。告诉路德·特里纪念医院，说他受了严重枪伤，子弹击中

背部。他的私人医生斯诺现在随行。”

总统的加长轿车“野兽”装备了防弹玻璃和五英寸厚的装甲，两扇

后车门上各印有一枚总统纹章，引擎盖右侧飘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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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是一面总统旗。轿车配了一盏蓝色应急灯，可以固定在车顶上。司

机也是特勤局的人，现在已经把灯装了上去。摩托车卫队也拉响警笛，

在轿车前后护卫。

轿车向右一个急转，驶上了23街西北。苏珊知道，路德·特里纪念

医院离此地只有1.3英里1，但现在是周五早高峰，路上的车子川流不息。

斯诺医生仍在设法替总统止血，但他那长满灰毛的前胸已经染成

了一片殷红，就算持续输血，也肯定赶不上血液流失的速度。

“副总统在哪儿？”特工达里·希金斯问道。

“在曼哈顿，”苏珊回答，“可是——”

这时一个男声在耳机里插话 ：“副总统正与空军二号会合，九十分

钟后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尽管警笛长鸣，司机也一个劲地按喇叭，“野兽”的车速还是不断

减慢，最后干脆在路上蠕动了起来。有的驾车者正在收听广播，他们或

许已经听说了总统紧急送院的消息，因此放慢了车速，想看上一眼。好

些人想当扎普鲁德2，目睹总统之死。

“搞什么！”司机回头嘱咐了一声，“坐稳！”随即驾着车子猛地左

拐，驶上了E街。苏珊使劲扶住总统，竭力不让他在摇晃中滑下座位。他

们正在往肯尼迪中心的方向行驶。轿车接着向右急转，驶上了24街。总

统的身体贴上了苏珊，苏珊将他轻轻推回原位，但她那件黑色外衣靠近

臀部的位置已经浸透鲜血。

耳机里传来消息 ：“他们在救护车入口处准备了一副担架，还召集

了一个胸外科小组，有一间手术室正在清空。”

“收到。”苏珊回答。和几十年前里根遇刺时的情形相比，他们现在

的应对已经有所改善 ：那一次，特勤局的人直接把总统送进了白宫，根

1 1英里＝1.6093千米

2 亚伯拉罕·扎普鲁德，美国人，曾用家庭摄像机拍下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场面。



019TRIGGERS丨 

本就不知道他已经中弹了，直到他咳出带泡的鲜血才反应过来是怎么

回事。

谢天谢地，街上的一些车辆退到了两边，空出道来让“野兽”通过。

苏珊望着驾驶室旁的后视镜，正好和司机目光交接。“还有两分钟左

右。”司机说。

终于，车身转了个四十五度角，驶上了新罕布什尔大道。从地图上

看，路德·特里纪念医院是个直角三角形，眼下“野兽”正沿着它的长边

行驶。司机灵巧地打了几下方向盘，将车驶上一道斜坡，然后径直开进

了停放救护车的紧急车库。蜿蜒的车道旁，果然有一组人抬着担架等候。

苏珊一个箭步跃入寒冷的外面，等她赶到车身的另一侧时，达

里·希金斯和两名医务人员已经在把总统往担架上抬了。人一放稳，医

务人员就推着他朝打开的玻璃门跑去。苏珊将一只手搭在担架上，跟着

跑了起来，她的心中涌起一阵怪怪的回忆 ：她以前也有好多次这样，一

只手搭在“野兽”身上，脚下不停地奔跑。

担架的另一侧是一名高大英俊的黑人男子，苏珊和他打个招呼 ：

“苏珊·道森，特勤局特工主管。”

“马克·格里芬医生，”男子回答，“医院的首席执行官——”他望

了望苏珊身后的总统私人医生，接着说道，“斯诺上尉，幸会。”

一行人迅速将担架抬进外伤病房，房里有两张病床，中间隔着一道

由紫、黄、蓝三色组成、鲜艳得离谱的帘子。一张病床上已经躺了一个

病人，是十几岁的白人男孩，他的一条腿伤得不轻，身子却坐了起来，

一个劲儿地想看一眼总统。

“听我数三，”一位医生说，“一、二、三！”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

人就将杰里森转移到了那张空病床上。

“子弹肯定没打中心脏——”格里芬对苏珊说。这时，艾莉莎·斯

诺和一大群医生也围了上来，“但是看起来有根大血管打断了。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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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就麻烦了，伤到那里的话，死亡率有百分之八十。”

苏珊看不清他们在杰里森的胸口做些什么，只看见他身旁的输液

架上又挂上了一袋新鲜血液。这家医院当然有杰里森的医疗档案，也清

楚他的血型。输液架旁的一个托盘里还放着四个品脱袋，但她觉得总统

失的血应该不止这些，轿车的后座都浸透了。

一架特区警方的直升机在白宫屋顶投下了一台拆弹机器人。特勤

局狙击手罗伊·普罗克特正在椭圆形草坪的另一端，身边是一百名白宫

工作人员，他们认为撤到这个距离已经足够安全。但是也有许多人撤离

到了更靠南的地方——他们穿过宪法大道，一直走到了国家林荫大道上。

罗伊的视线越过草坪，望向北边的那座宏伟建筑。刚才带上屋顶的

望远镜，现在还在身边。他举起望远镜，隔着屋顶栏杆眺望那个矮胖的

机器人，看着它用履带行进到左侧的第二个烟囱。听着耳机里的对话，

他明白了最初的计划已经被否决——不能将炸弹吊到空中，因为他们

担心炸弹底部有机关，一吊起来就炸。

“各小组待命。”耳边传来拆弹组组长镇定的男声。组长正身处艾森

豪威尔行政办公楼的远端，在一辆警用装甲车里遥控机器人。像白宫一

样，办公楼也已撤空，同样撤空的还有财政部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大道

北部的几座建筑。“我看见炸弹了⋯⋯”组长说。

“推他进手术室。”一位医生说。

外伤病床的底下装着轮子，医务人员将它推出外伤病房，推进了走

廊，苏珊·道森跟着走了出去。一行人来到一道金属门前，门边的一块

牌子上写着 ：“外伤病人专用电梯，请勿堵塞。”苏珊跟着总统、格里芬

大夫和另外两个医生走进电梯，升到了二楼。斯诺医生不是外科医生，

她赶去重症监护病房为杰里森做安排。如果手术成功，杰里森就会被带




